
朱大可说：

今天，我们这些老狗来为小狗们站台

时间：2016年7月11日（下午）

地点：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题：“谜托邦”系列小说发布会

主持：耿潇男

主办方：现代文学馆，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当当，腾讯网，东

方出版社等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7月11日下午，由朱大可工作室出品的“谜托邦”类型小说新书发布会于现

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办，此项活动由现代文学馆和同济大学文学批评研究所联合

主办，也是当当阅享之旅的活动之一。

“谜托邦”缘起于朱大可先生的《华夏上古神系》，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

代神话的学术著作，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朱大可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把他的这一

部分研究做成非常接地气的小说，由此诞生了“谜托邦”这一类型小说品牌。

活动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以朱大可工作室“谜托邦”为讨论主题，

第二个部分就是探讨中国“类型小说”如何走向好莱坞，中国原创类型小说的内

容可不可以走进好莱坞，可不可以靠近好莱坞形式的电影工业，这个覆盖到多个

艺术领域的跨界话题吸引到来自文学界、影视界、投资界的各位大咖来共同进行

探讨。

作为主办方也作为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指着坐在台上的大咖们，谐称

今天是几位老狗来给小狗们站台，让80后和90后的小狗们叫得更欢。他接着给“谜

托邦”第一季的四部作品做了简要介绍，并从文化消费领域对这批作品的意义进

行了诠释。



朱大可尖锐地指出，中国今日的文化消费领域存在三个空心化：第一，“价

值空心化”：时下流行的所有的那些娱乐产品都存在很严重的价值观问题。第二，

“文化空心化”：现在的文化消费对于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的视觉样态，没有足

够的研究和传承。为什么在动画电影里出现的来自于山海经的视觉形象可以令我

们感到陌生和新奇？因为人们的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对古代文献的阐释处在碎

片化的状态，对于中国传承的神话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中国的历史的神话本来就

缺乏统一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必须重新整理，而不能即拿即用。第三，“学术

空心化”：对神话资源进行整理，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支撑，需要对中国传统

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并且是放到一个新的逻辑架构里面进行认知，这个架构

既要跟当代的全球文化打通，也要跟上游的整个古代民族历史打通，这就是双向

打通的工作。

虽然深为此现状感到痛心，朱大可承认，不可能单靠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

改变整个中国，所以他更愿意将他目前所做的工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一方面他在学院内授课，向年轻人输运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有意义的价值观，另一

方面在工作室，他和年轻的创作者们一起投入思考和策划，推动他们来进行创作。

工作室的集体创作和过去的个体创作有很大区别，一个故事从种子到提纲都是集

体完成，反复讨论，有些故事经过一年的讨论和打磨才进入写作状态。朱大可先

生认为，文学通常是随性的、可以进行自由发挥的，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心性的一



种直率表达，但在类型小说的框架里，故事需要在创作前期进行严密的打造，使

它在逻辑上，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故事的情节推进上，都站得住脚，都经得起晃

动，在这个基础上再由一位作者执笔完成。“谜托邦”第一季的四本书，都是这

样完成的。

朱大可先生特别指出：打造故事的过程，实际就是寻找神话原型的过程。

如《美人鱼》就是借鉴“灰姑娘”的神话原型，人们希望在悲惨的结局里面找到

一个明亮的上升的道路，这是人类的集体意识。找到了可以唤醒集体意识的神话

原型，就建构好了小说最重要的基础，阅读的基础和价值观的基础，这是他们前

期所有准备工作里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他进一步明言，一旦掌握住原型，实际上相当于掌握住了通往大众心灵的

一把钥匙。在此基础上，工作室建构了一种新的“类型小说”范式。“类型小说”

在西方已经发育得非常正常，分类非常清楚，而在中国还没有做到像西方那种科

学的分类体系。团队现在想做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跟西方接轨的、同时又在

中国能够落地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们的工作室基于

神话研究的前提，更侧重于跟神话有关的小说，西方叫做幻想小说，中国可以叫

做魔幻小说。这是工作室主打的产品，同时他们也会涉足到都市悬疑和历史悬疑，

这是副产品。

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能够跟读者建立非常密切的互

动关系，但是缺点是作者没有主体性，写作过程中会受到读者意见的左右。朱大

可先生非常感谢东方出版社，以他们强大的资源支持这个年轻人的写作实验，让

它们以平面媒体和纸本书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以数码方式出现，这会大大改善作

家个人的创作环境，虽然故事在前期是集体设计，但是在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个

人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个性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出来，找到执笔者自己的路子，

并形成自己的风格，至于这条路径是否能够成功，则要交给时间。

总言之，朱大可先生将这些尝试称之为一个实验，而无论实验是否成功，都

会给这个时代以必要的启示。



王圣杰：“什么才是好故事？”

“卜知客”团队的故事代表王圣杰上台发言，以“好故事”为主题对团队

和工作室的观念进行阐释。

他提出，“好故事”的定义是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创作者既要认识

故事素材，也需要认识人，需要认识历史和认识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为此创作者

需要学术这把手术刀，从一个尖锐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这种素材，从中发现自我，

发现真情。

延续朱大可先生的思路，他再一次强调了“原型写作”的重要性，团队通

过研究《千面英雄》这一著作，逐渐明白好莱坞电影所讲的“英雄之路”是经由

召唤、冒险、拒绝召唤一步一步展现出来的。神话是最原生的素材，结合我们所

有原生的想象，也是生命历程中经历的第一次命运抉择，神话可以赋予创作者巨

大的能量。

他动情地说，团队是发自内心地认真对待这四部作品，也希望他们所表达

的自我和真情能够被大家看到，他们的愿望不是想在市场里面分一杯羹，而是成

为勤勤恳恳的“做粥人”。



诸大咖：“类型小说”开启文学想象之门

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洱指出，现代文学馆第一次举办“类型文

学”有关的活动，能在这里看到年轻的写作者，他感到很高兴。很多西方小说是

从《圣经》里面引出来的新故事，而他现在发现朱大可工作室计划从中国的神话

里面引出新的故事，同样令他感到喜悦和期待。同时他也坦承，对他而言并不存

在明确的纯文学与“类型小说”的分界，如何界定类型文学？如何去进行“类型

小说”的集体写作？这些值得创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肯定了谜托邦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写作形式，并

提出几点思考。第一，在全媒体的时代，文学怎么生存，文学怎么发展？文学怎

么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问题。第二，虽然定位为“类型文学”，卜知客团队提供

了一种新的文学气质，就是虚构的无限化。长期以来文学一直强调现实主义来源

于生活，而在文学虚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想象能力，这要从宇宙论的基础上看。

例如刘慈欣的小说和诺兰的电影，是在宇宙论的空间里面思考人类的存在。“类

型文学”打开文学的想象力之途，以及文学发展的道路和未来方向，提供了一种

富有启示性的探索。

作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邱华栋对“类型小说”的态度更为平和

纯正。他打了个比方：文学是一个金字塔，塔尖上是几位大师，探索人类的精神

指向，心灵的方向，人类的存在等等，文学的存在即是出自于人们对这些深刻问

题的好奇心。但是好奇心也有各种各类的类型，有武侠、侦破、魔幻，人类的好

奇心有很多指向。现在朱大可先生把“类型小说”引向神话写作，想找到一种跟

当代年轻人能够连接起来的状态，从而推出“谜托邦”系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尝试。另一方面，邱华栋先生对“类型小说”的品质有自己的标准，他真正想

看到的是《魔戒》《我的名字叫红》《玫瑰的名字》这种高级的类型小说，所以

他对年轻的创作者也提出了期许：年轻人已经开始起跑，但是终点很远，务必要

谨记，真正的故事和写作资源永远来自于我们自身。



文化学者、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从文学和理论切入，对“故事”的要义提出一

种具有诗性的理解。他向新一代作者提出建议：不用去考虑太多传统意义上或者

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性，而是要去思考好的故事，包括把故事转化为影像的可能性，

包括如何在故事中发现新的神话模式。建设新故事的同时我们也在建设现代性，

然后再来包装和呼应原有的传统性，由此造成一个博弈。

欧阳江河也对目前的故事抱有疑虑和期待：包括《魔戒》和中国神话，是不

是具有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能量？中国那么多的神话，是否缺乏这种意义上的建构

能力？是否能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创作故事，取决我们对神话、传统、当代文化所

做的提炼，以及这种提炼所包含的总体理性和智力水平。



劳雷影业董事长、著名制片人方励先生提出，向好莱坞靠近的方向是可疑

的，因为好莱坞只提供了好的管理制度，但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贫乏的。美国历

史多么短暂，跟我们无法相提并论。另外，文学创新道路在方向上，包括在口号

上面，都要慎重，因为毕竟文学和电影是两码事，受众阅读和观影的方式都不一

样，规制不一样，节奏不一样，表达的形式也不一样，但也有共通的地方：作者

的情怀、感情还有我们的想象力。在与编剧和制片人接触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

问题是，在这个功利的时代，人们心里长了太多的杂念的时候，故事的原创力量

缺乏。他对年轻一代的创作既有担心，又充满期待，希望年轻作者能够杀出一条

血来。中国市场快速成长，内容、资金和人力均不缺乏，缺的是有想法、有创造

力、有想象力的原创作者。



万合天宜CFO陈伟鸿先生强调，好莱坞电影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观

上。好莱坞电影也有80%的失败率，但是漫威英雄之所以能占领全世界的电影市

场，是因为它高度符合人类普适价值观，满足各地区人类的共同愿望。

陈伟鸿先生指出：从根本上说，人心里最重要的是信心、希望和爱，只有把

这三种价值反映出来，才是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民族是有深厚历史的民族，虽然

现在的方向不很明确，但是他相信，中国的文学、电影和原创内容一定能走向世

界，他很愿意和朱老师的团队一同往这个方向努力。

接下来，方励对工作室团队给出了两个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集体的智慧要

和个体写作结合，也要注重个体的风格；另外，想象力飞得远，但也要收得回来。



著名文化学者余世存老师则是从他的观察视角，向方励先生唱了一个小小

的反调，他认为中国创作者不缺内容，国家、社会、时代每时每刻都在盛产内容，

“类型小说”的责任应该是记录和报道中国，和世界打通。可以进入“类型小说”

的很多题材，我们都看不到，比如说上法庭打官司的小说，医院就医的小说，拆

迁的小说，都看不到。但是好莱坞写出了《阿凡达》，那是伟大的拆迁小说。

反观中国有没有这么好的作品？余世存老师心目中伟大的“类型小说”，

比如说《三国》、《水浒》，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更能获得他的认同。



21世纪传媒电影中心总制片人、著名传媒人郭国松老师附议余世存先生振臂

高呼：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反而，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一个民族，相

比于美剧和好莱坞电影，在当代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犯罪大片，我们真正缺乏的是

把现实记录下来的勇气。他即兴对一首诗进行了再创作，呼喊“花儿开了……你

开吧，直到春天来临，漫山遍野。”大声呼唤原创故事的春天。


